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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藝
蝶影
小 蝶

雖
然
澳
門
土
生
土
語
不
再
被
普
遍
應
用
，

甚
至
已
至
瀕
危
的
地
步
，
但
它
卻
有
一
項
特

別
的
任
務
︱
︱
擔
當
着
用
來
嘲
笑
、
諷
刺
和

批
評
政
治
、
社
會
和
人
生
百
態
的
語
言
，
甚

至
化
身
成
對
抗
強
權
的
聲
音
。
澳
門
不
少
懂

土
生
土
語
的
葡
裔
人
士
非
常
喜
愛
戲
劇
，
其
中
十
多
人
在

上
世
紀
九
十
年
代
初
成
立
了
澳
門
土
生
土
語
話
劇
團
，
目

的
是
將
土
生
土
語
帶
到
舞
台
上
，
從
而
推
廣
這
種
甚
少
人

認
識
的
語
言
。

劇
團
首
個
舞
台
劇
是
︽
見
總
統
︾
，
在
一
九
九
三
年
一

月
被
搬
上
剛
經
修
葺
的
崗
頂
劇
院
，
是
特
別
為
當
時
到
澳

門
訪
問
的
葡
萄
牙
總
統
蘇
亞
雷
斯
而
演
出
的
。
之
後
二
十

多
年
，
劇
團
共
上
演
了
十
多
齣
劇
，
甚
至
曾
到
三
藩
市
、

聖
保
羅
和
里
斯
本
演
出
。
經
過
多
年
的
努
力
，
劇
團
已
經

吸
引
了
一
班
對
這
種
語
言
並
不
認
識
的
年
輕
人
加
入
，
可

見
在
推
廣
土
生
土
語
的
目
的
上
已
見
成
效
。

我
最
近
看
了
他
們
在
澳
門
藝
術
節
演
出
的
原
創
劇
︽
人

裁
人
才
︾
，
翻
閱
場
刊
的
演
員
介
紹
時
，
發
覺
他
們
都
是

業
餘
的
戲
劇
愛
好
者
，
日
間
的
工
作
包
括
：
公
務
員
、
空

手
道
運
動
員
、
設
計
師
、
醫
生
、
律
師
、
教
師
、
電
視
台

主
持
人
等
。
大
家
為
了
共
同
的
目
標
，
一
起
在
公
餘
時
努

力
排
練
一
台
戲
，
雖
然
演
出
未
必
達
到
專
業
水
平
，
但
其

志
可
嘉
。

︽
人
︾
劇
的
編
劇
和
導
演
飛
文
基
是
劇
團
的
靈
魂
人

物
，
他
在
澳
門
出
生
，
是
一
名
執
業
律
師
，
亦
是
劇
團
的

創
團
成
員
之
一
。
在
過
去
二
十
多
年
，
劇
團
的
所
有
演
出

劇
目
差
不
多
都
由
他
編
劇
和
導
演
。
他
更
是
研
究
澳
門
土

生
土
語
的
專
家
，
曾
經
與
一
名
教
授
聯
合
撰
寫
︽
澳
門
土

生
土
語
︾
一
書
。
他
認
為
演
出
話
劇
是
最
能
引
起
大
眾
對

土
生
土
語
的
興
趣
的
方
法
，
所
以
多
年
來
積
極
地
為
劇
團

編
導
以
土
生
土
語
演
出
的
劇
目
。

土
生
土
語
既
有
嘲
諷
社
會
的
特
質
，
︽
人
︾
劇
自
然
也

是
一
個
諷
刺
劇
。
它
要
嘲
弄
的
是
政
府
、
社
會
或
職
場
在

位
者
不
懂
珍
惜
或
發
揮
人
才
，
令
澳
門
市
內
的
人
才
平
白

浪
費
。
在
場
刊
的
︿
劇
情
簡
介
﹀
中
，
劇
團
亦
一
再
強

調
：﹁
在
這
個
又
現
實
又
虛
擬
的
世
界
中
，
真
正
的
人
才

總
會
露
面
。
而
在
澳
門
，
我
們
毫
不
缺
乏
人
才
。﹂
我
對

澳
門
的
認
識
不
多
，
不
知
道
是
否
政
府
在
運
用
人
才
方
面

有
所
不
足
。
不
過
，
劇
團
為
了﹁
人
才﹂
而
創
作
了
一
個

劇
目
，
再
鄭
重
地
強
調﹁
我
們
毫
不
缺
乏
人
才﹂
，
似
乎

對
本
土
人
才
不
被
重
視
感
到
意
難
平
，
要
把
不
忿
在
舞
台

上
宣
洩
。
他
們
用
的
是
嬉
笑
怒
罵
的
手
法
，
將
要
討
論
的

嚴
肅
題
目
包
裝
成
一
個
喜
劇
，
讓
觀
眾
在
大
笑
後
思
考

﹁
人
才﹂
的
問
題
，
是
一
種
很
聰
明
的
做
法
。

冀重視澳門土生土語人才

北
京
成
立
了
戲
曲
評
論
學
會
，
有
一
條
宗
旨

是
，
評
論
家
要
從
外
行
變
為
內
行
。
現
在
的
劇
評

人
愈
來
愈
少
，
戲
劇
評
論
進
入
老
齡
化
。
我
離
開

內
地
二
十
多
年
，
回
去
參
加
一
些
評
論
活
動
，
見

的
還
是
當
年
的
評
論
家
，
五
十
多
歲
的
算
是
年
輕

人
。
去
年
，
九
十
二
歲
的
文
史
學
家
、
戲
曲
評
論
家
吳

小
如
也
離
去
了
。

老
一
輩
的
戲
曲
評
論
家
全
是
「
內
行﹂
，
他
們
趕

上
過
京
劇
的
黃
金
時
代
，
梅
尚
程
荀
馬
譚
張
裘
的
演

出
，
他
們
都
親
眼
見
過
。
吳
小
如
先
生
五
歲
開
始
跟
着

家
裡
大
人
去
戲
園
看
戲
，
一
生
看
過
一
千
五
百
齣
戲
，

學
過
四
五
十
齣
戲
。
他
不
是
玩
票
，
而
是
像
梨
園
行
一

樣
拜
師
學
戲
，
自
己
會
唱
會
演
，
身
段
、
手
式
、
眼
神

全
研
究
過
。
雖
然
他
並
不
上
台
真
演
，
但
無
一
不
熟
，

無
一
不
懂
，
看
過
一
齣
戲
，
評
論
能
夠
細
緻
到
一
招
一

式
，
一
個
眼
神
、
一
個
動
作
，
加
上
有
深
厚
的
文
學
功

底
，
詩
詞
、
古
文
、
書
法
等
各
類
文
化
修
養
。
那
時
的

演
員
，
聽
說
吳
先
生
等
行
家
在
台
下
看
戲
，
都
緊
張
得

不
行
，
生
怕
被
他
們
笑
話
，
挑
出
毛
病
。

吳
先
生
的
頭
腦
像
是
一
本
永
遠
打
開
的
辭
典
。
據
說
，
一
位

戲
曲
界
朋
友
向
吳
先
生
諮
詢
：﹁
當
年
張
伯
駒
給
您
說
戲
︽
審
頭

刺
湯
︾
的
時
候
，
是
否
有
一
句﹃
不
因
漁
父
引
，
怎
能
見
波

濤﹄
？﹂﹁
有
，﹂
話
音
剛
落
，
吳
小
如
立
刻
肯
定
，
又
一
字
一

句
糾
正
：﹁
不
是
漁
父
引
，
怎
能
上
舟
船
？﹂
一
位
京
劇
演
員
回

憶
，
當
年
在
戲
曲
學
院
排
︽
活
捉
三
郎
︾
，
這
齣
戲
的
每
一
句
詞

都
是
典
故
，
吳
小
如
幫
他
把
所
有
的
典
故
都
考
證
出
來
，
供
他
給

學
生
參
考
理
解
，
拿
不
準
的
還
去
找
俞
平
伯
請
教
。
吳
先
生
住
在

中
關
園
一
座
普
通
居
民
樓
裡
，
那
是
上
世
紀
八
十
年
代
的
舊
樓
，

當
時
算
是
大
單
位
，
也
只
有
七
十
多
平
方
米
，
七
百
多
呎
。
小
房

間
裡
堆
滿
書
和
唱
片
，
吳
先
生
收
集
的
戲
曲
唱
片
是
最
多
最
全

的
，
可
能
中
國
戲
曲
學
院
的
資
料
室
也
不
能
及
。
就
連
寫
過
京
劇

︽
沙
家
浜
︾
劇
本
的
汪
曾
祺
都
說
，
在
吳
先
生
他
們
面
前
，
自
己

只
能
算
是﹁
外
行﹂
。

上
篇
文
提
到
的
傅
謹
先
生
，
在
戲
曲
評
論
界
首
屈
一
指
，
他

說
：﹁
一
個
好
的
戲
曲
評
論
家
應
該
對
他
所
評
論
的
藝
術
充
滿
感

情
。﹂
如
果
評
戲
寫
文
章
是
為
評
職
稱
或
從
演
出
劇
團
拿
錢
，

﹁
寫
出
來
的
東
西
自
然
面
目
可
憎
。﹂
對
於
評
論
，
演
員
的
感

受
更
加
直
接
。
有
人
說
評
論
家
不
敢
說
真
話
，
是
因
為
現
在
的

演
員
和
主
創
聽
不
了
真
話
和
意
見
。
其
實
這
些
人
也
很
無
奈
，

﹁
我
們
不
是
不
想
聽
真
話
，
好
的
評
論
能
讓
我
們
受
益
匪
淺
，

可
是
現
在
敢
講
真
話
、
講
得
出
有
水
平
真
話
的
評
論
家
太
少

了
。﹂
講
真
話
的
基
礎
首
先
是
要
懂
戲
，
是
內
行
。
那
樣
的
評

論
家
提
意
見
能
讓
你
心
服
口
服
，
他
不
僅
批
評
你
，
還
能
給
你

出
點
子
。

吳
小
如
先
生
最
後
一
次
上
台
，
是
在
二
零
零
八
年
，
他
演
唱

了
︽
蟠
桃
會
︾
，﹁
天
堂
遠
在
瑤
池
上
，
瑤
池
上
福
壽
綿
長
。﹂

老
先
生
去
了
瑤
池
赴
神
仙
會
，
也
帶
走
了
他
們
那
一
代
的
內
行
評

論
家
。

內行 外行

俄
羅
斯
首
條
高
速
鐵
路
，
莫
斯
科
至
喀
山
段
項
目
設
計
方
已

經
通
過
公
開
招
標
確
定
。
俄
羅
斯
鐵
路
公
司
將
與
由
中
俄
企
業

共
同
組
成
的
聯
營
體
，
也
就
是
聯
合
投
標
方
將
開
展
工
程
勘

測
、
制
定
規
劃
方
案
、
擬
定
設
計
報
告
等
內
容
簽
訂
合
同
，
合

同
總
額
約
合
三
點
八
八
億
美
元
︵
約
合
港
幣
三
十
億
︶
。
鐵
路

全
長
七
百
七
十
公
里
，
跨
越
俄
羅
斯
七
個
聯
邦
主
體
，
覆
蓋
兩
千
五

百
萬
人
以
上
，
全
程
計
劃
設
立
十
五
個
車
站
，
包
括
莫
斯
科
、
弗
拉

基
米
爾
、
下
新
城
、
切
博
克
薩
雷
和
喀
山
等
。
現
在
普
通
火
車
的
運

行
時
間
大
約
是
十
一
個
小
時
，
高
鐵
建
成
後
將
縮
短
到
三
個
半
小

時
。
初
步
預
測
在
運
行
最
初
幾
年
內
，
年
均
客
流
量
將
為
一
千
零
五

十
萬
人
。
俄
羅
斯
鐵
路
公
司
副
總
裁
米
沙
林
近
日
在
記
者
會
上
透

露
，
該
條
線
路
的
全
面
運
營
時
間
大
約
是
在
二
零
二
零
年
。
換
句
話

說
，
大
約
四
年
內
，
鐵
路
就
會
完
工
了
。
中
國
的
火
車
頭
時
速
高
達

二
百
五
十
公
里
，
大
大
改
變
了
俄
羅
斯
鐵
路
緩
慢
的
情
況
。

這
一
條
鐵
路
向
東
走
去
，
喀
山
就
是
著
名
的
風
景
區
伏
爾
加
河
，

湖
光
山
色
。
將
來
香
港
人
遊
覽
俄
羅
斯
，
就
不
局
限
於
莫
斯
科
和
聖

彼
得
堡
，
還
可
以
前
往
伏
爾
加
河
參
觀
遊
玩
。
伏
爾
加
河
是
鱘
魚
魚

子
醬
的
產
地
，
漁
業
在
前
蘇
聯
佔
有
極
其
重
要
的
地
位
。
全
河
捕
魚

量
約
佔
前
全
蘇
的
百
分
之
五
十
，
捕
鱘
魚
量
佔
前
全
蘇
的
近
百
分
之

九
十
。
冬
季
，
這
裡
是
滑
雪
勝
地
。

喀
山
是
韃
靼
斯
坦
共
和
國
的
首
都
，
古
蹟
文
物
甚
多
。
卡
馬
河

︵
流
經
韃
靼
斯
坦
共
和
國
境
內
的
長
度
是
三
百
八
十
公
里
︶
，
水
域

面
積
佔
領
土
的
百
分
之
六
點
四
。
韃
靼
斯
坦
一
帶
最
早
的
國
家
是
伏

爾
加
保
加
利
亞
，
他
們
有
貿
易
商
來
往
波
羅
的
海
、
中
東
、
中
亞
，

後
被
蒙
古
入
侵
，
成
為
金
帳
汗
國
附
庸
，
後
又
分
裂
出
喀
山
汗
國
。

金
帳
汗
國
一
四
三
八
年
由
韃
靼
貴
族
兀
魯
．
穆
罕
默
德
所
建
，
首

府
喀
山
城
。
初
期
國
勢
強
盛
，
曾
經
於
一
四
四
五
年
擊
敗
莫
斯
科
大

公
國
軍
隊
，
俘
獲
大
公
瓦
西
里
二
世
，
火
燒
莫
斯
科
。
明
朝
時
韃
靼

從
也
速
迭
兒
開
始
建
國
，
達
延
汗
統
一
的
東
部
蒙
古
，
與
瓦
剌
對

立
。
韃
靼
人
，
也
音
譯
為﹁
達
怛﹂
、﹁
達
旦﹂
、﹁
達
達﹂
、

﹁
達
靼﹂
等
，
是
多
個
族
群
共
享
的
名
稱
，
包
括
以
蒙
古
族
為
族
源

之
一
的
遊
牧
民
族
，
也
包
含
了
歐
洲
曾
經
被
金
帳
汗
國
統
治
的
部
分

突
厥
民
族
及
其
後
裔
。
韃
靼
一
詞
在
南
北
朝
已
經
出
現
，
當
時
源
自
柔
然
的
別

名
大
壇
、
壇
壇
，
北
齊
與
隋
朝
通
過
室
韋
知
道
韃
靼
。
在
陰
山
以
西
有
九
姓
韃

靼
，
在
呼
倫
貝
爾
有
三
十
姓
韃
靼
。
人
們
認
為
他
們
是
柔
然
餘
部
。
韃
靼
人
在

遼
代
契
丹
人
和
金
代
女
真
人
的
統
治
後
，
大
部
分
融
入
了
形
成
中
的
蒙
古
人
，

成
為
蒙
古
民
族
的
主
要
來
源
之
一
。
古
代
的
九
姓
韃
靼
部
︵
塔
塔
爾
部
︶
是
一

個
多
民
族
的
部
落
集
團
，
裡
面
既
有
說
突
厥
語
的
部
族
，
也
有
說
蒙
古
語
的
部

族
。
說
突
厥
語
的
韃
靼
部
西
遷
路
線
有
兩
條
，
一
條
是
遷
至
伏
爾
加
河
流
域
，

另
一
條
是
遷
至
葉
尼
塞
河
流
域
。
遷
到
伏
爾
加
河
流
域
的
韃
靼
人
，
結
合
原
來

這
裡
說
突
厥
語
的
欽
察
人
和
伏
爾
加
保
加
利
亞
人
，
形
成
今
天
的
喀
山
韃
靼

人
。
被
成
吉
思
汗
征
服
後
遷
往
俄
羅
斯
的
韃
靼
部
人
，
他
們
遷
徙
的
時
間
大
約

是
中
國
南
宋
末
期
。

五年後可乘高鐵遊覽伏爾加河
古今
談

范 舉

相
對
於
台
灣
稍
南
的
菲
律
賓
，
海
南
島
再
過
一
點
的
越

南
，
港
人
熟
悉
的
馬
來
西
亞
、
新
加
坡
、
泰
國
、
印
尼
，
緬

甸
跟
我
們
的
距
離
未
必
有
印
尼
遠
。
但
也
許
是
地
理
上
中
間

相
隔
萬
重
山
，
過
去
數
十
年
的
國
情
令
緬
甸
這
個
一
度
強
勢

之
國
︵
泰
國
歷
史
上
的
侵
略
者
︶
，
殖
民
時
代
英
國
在
遠
東

的
總
部
，
玉
石
之
鄉
，
蒙
上
了
神
秘
面
紗
。

直
至
近
十
年
，
尤
其
在
奧
巴
馬
訪
問
緬
甸
後
的
過
去
三
年
，

緬
甸
的
遊
客
數
量
才
漸
次
上
升
，
有
興
趣
的
朋
友
請
趕
快
上

路
。
緬
甸
這
片
東
南
亞
西
陲
、
貼
近
南
亞
孟
加
拉
，
擁
有
歷
史

文
明
、
佛
國
特
色
、
如
詩
如
畫
風
景
的
國
土
也
已
加
速
發
展
，

過
去
的
純
樸
原
始
定
將
迅
速
消
逝
。
不
知
哪
天
緬
甸
將
失
去
本

來
的
特
色
面
貌
，
這
天
應
該
很
快
降
臨
。

少
年
時
代
的
我
對
緬
甸
認
識
不
深
，
玉
石
、
木
材
、
桂
河

橋
、
昂
山
素
姬
、
朱
玲
玲
…
…

在
朱
玲
玲
當
選
香
港
小
姐
之
前
，
我
甚
至
未
踫
過
也
未
聽
過

來
自
緬
甸
的
朋
友
，
這
點
當
然
是
自
己
孤
陋
寡
聞
。
千
百
年
的

中
緬
關
係
歷
史
，
英
國
長
期
殖
民
，
名
貴
木
材
與
礦
產
︵
玉

石
、
寶
石
非
常
豐
富
︶
，
還
有
數
量
不
少
的
華
僑
︵
福
建
、
廣

東
，
尤
其
以
台
山
籍
居
多
︶
…
…
凡
此
種
種
，
我
們
對
緬
甸
其

實
未
必
陌
生
。

無
論
是
當
年
的﹁
最
美
麗
港
姐﹂
，
還
是
之
後
的
表
現
，
朱

玲
玲
都
得
到
港
人
以
至
內
地
及
東
南
亞
民
眾
的
認
同
和
愛
戴
，
因
由
是
她
美

麗
、
自
然
、
純
樸
、
健
康
、
有
禮
，
真
摯
笑
容
無
懈
可
擊
。
朱
玲
玲
的
優
點

在
她
的
出
生
地
緬
甸
隨
處
可
見
，
這
個
被
西
方
稱
為﹁
中
印
交
匯﹂
的
國

家
，
在
人
種
、
宗
教
、
文
化
與
面
貌
等
各
方
面
都
印
證
了
這
個
說
法
。

幾
年
前
我
去
過
一
次
緬
甸
，
用
三
星
期
遊
仰
光
、
佛
都
蒲
甘
、
古
都
曼

德
勒
，
以
及
貼
近
雲
南
、
湖
光
山
色
、
令
人
心
曠
神
怡
的
茵
萊
湖
，
簡
單
一

句
：
愛
上
了
。

有
空
時
，
也
會
趁
長
周
末
單
遊
仰
光
。
曠
世
佛
塔
之
外
，
是
前
英
殖
民

地
非
常
宏
偉
的
建
築
群
，
就
連
號
稱﹁
萬
國
建
築
博
物
館﹂
的
上
海
外
灘
，

也
難
望
其
項
背
。
當
然
，
美
味
緬
甸
麵
食
，
多
種
類
水
果
，
一
九
零
一
年
營

業
至
今
的

英

式

Strand

酒

店
，
甜
美

友
善
猶
如

朱
玲
玲
的

笑
容
等
等

都
一
再
吸

引
着
我
回

去
重
遊
。

朱玲玲與緬甸 此山
中

鄧達智

當
年
我
在
報
社
服
務
的
時
候
，

社
長
最
常
說
的
一
句
話
，
就
是
一

定
要
到
現
場
。
真
的
，
有
什
麼
比

在
現
場
看
到
的
更
真
實
呢
？

就
是
在
我
服
務
報
社
的
時
候
，

看
過
一
個
笑
話
，
說
有
雜
誌
社
的
記
者

在
非
洲
採
訪
，
寫
了
一
篇
關
於
新
成
立

的
國
家
的
報
道
，
內
容
提
到
那
座
金
碧

輝
煌
極
盡
奢
華
的
總
統
府
，
有
一
道
高

高
的
圍
牆
，
要
走
幾
百
級
石
階
才
能
到

達
。
雜
誌
社
的
主
編
為
求
真
確
報
道
，

要
記
者
寫
出
圍
牆
有
幾
米
高
，
梯
階
共

有
幾
級
。

但
久
久
也
沒
見
記
者
回
覆
，
隔
了
兩

天
，
記
者
才
回
報
，
說
官
方
不
能
提
供

準
確
數
字
，
他
便
自
行
測
量
。
當
他
一

級
級
地
拾
級
而
上
，
走
到
第
三
百
六
十

二
級
時
，
便
被
警
衛
逮
捕
了
，
審
訊
了
兩
天
才
釋

放
出
來
。
這
是
尋
求
真
相
的
代
價
，
是
笑
話
嗎
？

多
年
前
也
聽
過
一
件
據
說
是
真
實
的
事
。
說
當

年
傳
出
元
朗
有
鱷
魚
，
各
報
都
派
了
記
者
前
往
採

訪
拍
攝
。
但
幾
天
都
沒
有
鱷
魚
蹤
影
，
記
者
紛
紛

撤
退
，
只
剩
兩
家
報
館
各
有
兩
名
記
者
堅
守
，
如

是
者
又
過
了
幾
天
還
是
沒
有
發
現
。
有
一
天
中

午
，
一
家
報
館
的
兩
名
記
者
出
外
吃
午
飯
，
回
來

時
問
另
一
家
報
館
的
記
者
有
沒
有
發
現
，
得
到
的

答
案
是
沒
有
。
不
過
，
第
二
天
說
沒
有
發
現
的
那

家
報
館
，
卻
有
鱷
魚
的
照
片
刊
在
報
紙
上
。
於

是
，
沒
拍
到
照
片
的
記
者
，
只
能
離
職
了
。
這
表

示
，
為
求
真
相
，
一
刻
也
不
能
鬆
懈
。

不
過
，
媒
體
那
麼
多
，
有
些
媒
體
難
免
會
為
自

身
利
益
而
不
要
真
相
。
比
如
為
撐
言
論
自
由
的
撐

專
欄
作
家
屈
穎
妍
的
遊
行
，
就
不
是
所
有
媒
體
都

現
場
報
道
。
立
法
會
議
員
蔣
麗
芸
便
在
臉
書
上

說
，
記
協
在
劉
進
圖
被
襲
後
發
起
的
支
持
言
論
自

由
集
會
，
她
參
加
了
；
撐
屈
穎
妍
的
言
論
自
由
集

會
，
她
也
參
加
了
。
她
覺
得
奇
怪
的
是
，
同
樣
都

是
支
持
言
論
自
由
，
後
一
個
集
會
記
協
為
何
不
見

蹤
影
？

什
麼
是
真
相
的
尋
求
？
要
的
時
候
，
便
說
得
冠

冕
堂
皇
；
不
要
的
時
候
，
就
不
需
要
到
現
場
了
。

尋求真相

雙城
記

何冀平

隨想
國

興 國

梧桐樹之於我，就像路上來來往往的陌生人，
沒有特別的吸引力。梧桐的樹幹，曬乾後輕軟粗
糙，纖維不夠堅韌，不能做高檔木料。做傢具不
結實，放外面易腐爛，在講求實用的農村，幾乎
沒什麼大用處。
梧桐的樹葉夠大，可以遮蔭，只是上面遍生細
毛，毛刺刺的令人不舒服。除了細毛，從樹上折
下來的鮮梧桐葉有種異味，不太好聞。小時候，
我喜歡頂着毛芋頭葉和荷葉在陽光底下到處跑，
偶爾也編個草帽遮擋陽光。大一些的梧桐葉，本
來也很適合，可惜既多毛且有異味，一般不會
用。
去年夏天，家中的電視因衛星接收器信號太差
斷了台。我爬上牆頭，再翻到房頂，反覆調試十
幾分鐘，接收器依然沒有信號。以前收不到台的
時候，我到房頂上稍微調動一下接收器的位置，
信號就恢復了。那一次顯然不是風吹雨打造成
的，調試半天都不管用。最後才發現，問題不是
出在接收器上，而是出在房子南邊靠近院牆的梧
桐樹上。
梧桐樹的下部很粗，從院牆根部的泥土裡斜出，
長到七八米高了，旁邊還拴着一條狗。我每次上房
頂，幾乎都是把它當成扶手，扶着它從院牆跨上房
頂的。我家的衛星接收器就放在梧桐樹北側的房頂
上。安裝接收器時，鼓搗了半個下午，才把位置確
定下來。接收器的位置不能隨便更換，電視機又沒
有了信號，到底該怎麼辦呢？思慮半天，兒子嚷着
要看動畫片，一陣比一陣急。實在沒辦法了，砍
吧，把那棵梧桐樹攔腰鋸砍掉。
在沒阻擋信號前，父親就催我把樹砍掉。他怕

梧桐樹繼續長，颳大風時來回搖晃會把院牆晃
塌。梧桐樹的根，有些肯定已紥到院牆底下了，
真颳起大風，晃塌院牆的可能性還真的存在。不
過，院牆是用水泥和紅磚壘砌的，抵抗一般的風
沒問題。這棵梧桐樹是自己長出來的，從種子到
樹苗，再長成大樹，雖然只是一棵普通的樹，也
是很不容易的，我一直拖延着沒動手去砍。
遲遲沒動手的原因，還有兩條。我和妻子都上

班，沒充足的空閒時間砍樹；我從沒獨自砍過大
樹，家裡沒有斧頭和鋸子，也沒有砍樹的經驗和
思路。
上了一天班，回家想看電視休息放鬆一下，絕
大多數頻道都沒信號，個別有信號的頻道也沒法
看。聲音和圖像，就像在影碟機裡放劃壞的碟
片，卡得厲害。一生氣便關掉電視，躺在沙發上
休息。一次再一次，遇上喜歡的節目，看不成特
別窩火。兒子的意願更是將就不得，看不成動畫
片就哭。哄一次兩次還行，哭的次數多了，哄得
我心煩意亂。
風水學中講，家中栽有梧桐樹，是好事。所謂
「梧桐樹上落下金鳳凰」，說的就是梧桐樹預示
着人丁興旺家業發達。也有懂風水的人說，家中
栽樹不好，原因多多，說的挺邪。說若想在院中
栽樹，得選方位選樹種，不懂的人須慎重。不管
是迷信還是科學，對院中有樹的評論，都是好壞
不一，褒貶各半。
梧桐樹的存在，夏天能遮蔭，院裡比較涼爽。
可遮擋了衛星信號，電視就沒法看了。怕兒子再
鬧，早晨和中午沒時間，下午下了班，我去鄰居
家借來鋸子和斧頭，爬上院牆，對着那棵梧桐樹

開始砍。
時值盛夏，院中悶熱。只幾分鐘，我的衣服就
濕透了。斧頭砍到樹幹上，嫩綠的樹皮被砍開，
汁水順着樹幹滴答着，慢慢往下流。樹皮下面的
木頭，每砍一斧頭，就露出雪白的新茬子，潮潮
的碎屑，一點點從傷口處掉落。累到砍不動時，
我便換鋸子鋸，拉不動鋸子了，我再改成用斧頭
砍。站在僅能擱開腳的牆頭上，沒處扶沒處靠，
一不小心就可能跌下去，砍樹的動作不敢過大。
汗水一次次流進眼中，醃得睜不開眼。大概半
個多小時吧，隨着一聲脆生生的喀擦聲發出，樹
幹從離地兩米的地方攔腰折斷。衛星接收器重見
天日，一下子醒了過來。所有頻道都回來了，聲
音及畫面和以前一樣清晰流暢。
老家在農村，村裡有幾片梧桐林，我家周圍卻
從未出過小梧桐苗。在鎮上的房子，周圍沒有梧
桐林，只有三兩棵散生的梧桐樹，我家的院子
裡，卻年年冒出梧桐苗。一棵、兩棵、三棵、五
棵，有的是在西面的小菜園中，有的是在水泥地
的縫隙裡。就連砍斷的那棵大梧桐樹，也是自己
冒出來的。怕樹多了不好，像拔野草那樣，得年
年拔。
梧桐花的味道，甜中有香，很濃郁。可是，這
種香味有點兒膩，是我不習慣的那種。說不上厭
惡，只是不太喜歡，至少不是享受。就如美女，
梧桐花是妝容濃艷的那種，我喜歡化淡妝的。對
於梧桐，我既不喜歡它的花朵，也不習慣它的味
道。梧桐花之於我，在認識它後的三十多年裡，
一直是可有可無的。但是，最近這大半年，我卻
開始欣賞它了！
鄉親們說，「梧桐花不落乾地」，可見它開在

樹上的時間挺長的。我疑惑，如果梧桐花開時一
兩個月不下雨，它真的能在枝頭一兩個月不落？
使勁從記憶中查找，找出的幾次，好像每每梧桐
花落，總是在一場或大或小的雨後。雨後落地的

梧桐花，雖然有點兒蔫了，淋得濕漉漉的，味道
依然很濃。
前些天，幾位外地的蜂友去我老家玩。看到盛
開的梧桐花，告訴我他已經打了一次梧桐蜜了。
我說梧桐花上哪有蜜蜂呢？蜂友解釋說，我老家
的梧桐樹少，蜜蜂少，梧桐花也還不該落。梧桐
花呈筒狀，蜜蜂進不去，只有等到花落後，蜜蜂
才能在剩下的柄部採到蜜。朋友這一番話，讓我
對一向不在意的梧桐花肅然起敬了。
原來梧桐花並不是只有外表的，它還有蜜，而
且，還深藏不露。我以為梧桐樹做木料派不上大
用場，梧桐花也不漂亮，還過於濃艷招搖，以為
它不值得關注。聽說它在花落後還能給蜜蜂提供
花蜜，我對它的感覺好多了。梧桐，梧桐，它算
不得偉大，可也絕不能稱之為卑微了。作為極其
普通的一種樹，有人喜歡，有人厭惡，這很正
常。
梧桐樹，梧桐花，見過多少次了。再次見到，
感覺卻已變了。
一場春雨過後，路邊的梧桐樹長出了新葉，花
朵落了一地。實際上，它依然故我，沒因誰的喜
好而改變過。那些落花的味道，在風中時時飄
散，略微淡了些，但還是膩膩的香，淡淡的甜；
看上去濕漉漉的，鮮亮艷麗，挺美！

梧桐，梧桐

百
家
廊

袁

星

西
班
牙
鬼
才
導
演
艾
慕
杜
華

監
製
的
︽
無
定
向
喪
心
病

狂
︾
，
再
次
說
明
精
彩
的
電
影

在
乎
故
事
、
劇
情
和
編
導
演
，

跟
是
否
大
製
作
沒
有
關
係
。
好

電
影
成
本
毋
須
高
昂
，
卡
士
陣
容
亦

不
必
強
盛
，
戲
劇
如
此
，
電
影
如

是
，
一
桌
兩
椅
也
可
以
令
人
拍
案
叫

絕
。︽

無
定
向
︾
在
六
個﹁
估
佢
唔

到﹂
的
故
事
裡
，
彼
此
沒
有
關
連
，

人
物
也
沒
有
關
係
，
喪
心
病
狂
的
情

況
卻
都
沿
着
一
個
主
題
：
報
復
。
報

復
是
因
為
走
投
無
路
，
趕
狗
入
窮

巷
；
大
報
復
在
以
暴
易
暴
，
血
債
血

償
，
義
無
反
顧
。

報
復
無
定
向
，
亦
不
受
時
限
，
也

不
必
設
在
十
八
年
後
，
怒
氣
沖
頭
便

趕
盡
殺
絕
。
電
影
敘
述
的
狀
態
其
實

在
世
界
各
地
都
會
發
生
，
尤
其
在
香

港
，
因
而
感
慨
並
思
疑
題
材
極
可
能
是
港
產
片

的
一
條
好
路
。
在
香
港
，
仇
人
見
面
分
外
刺

眼
，
人
們
心
中
的
怒
火
不
息
，
爭
客
爭
愛
爭
地

盤
是
宣
洩
的
好
藉
口
，
連
老
人
院
同
房
的
都
拚

個
你
死
我
亡
。
公
路
上
撞
車
爭
執
是
日
常
活

動
，
升
級
至
玉
石
俱
焚
毋
須
大
驚
小
怪
。

對
電
影
中
的
一
段
共
鳴
感
特
強
：
工
程
師
汽

車
被
拖
，
一
如
千
百
個
西
班
牙
司
機
市
民
，
得

排
隊
向
政
府
繳
納
罰
款
，
不
得
理
論
被
拖
車
處

是
否
黃
線
或
禁
區
。
制
度
的
腐
敗
與
貪
婪
，
強

行
合
法
但
不
合
理
的
措
施
，
不
能
假
設
所
有
人

都
敢
怒
不
敢
言
。
忿
忿
不
平
者
冒
傾
家
蕩
產
的

危
險
，
繩
之
於
自
己
所
設
之
法
。
香
港
官
僚
式

的
腐
化
不
只
於
官
方
，
更
猖
獗
於
牟
利
商
業
電

訊
等
機
構
，
難
怪
有
人
憤
怒
地
把
私
家
車
橫
堵

於
某
電
視
台
總
部
閘
口
，
聲
言
不
能
取
消
戶
口

便
不
會
開
走
車
，
情
況
跟
艾
慕
杜
華
監
製
的
這

部
電
影
同
出
一
轍
。

至
於
醋
娘
子
大
鬧
婚
禮
，
跟
在
香
港
的
某
婚

禮
幾
乎
一
模
一
樣
。
新
娘
子
在
婚
禮
中
公
開
揭

露
新
郎
不
忠
，
令
男
方
無
地
自
容
，
只
是
反
面

無
情
之
事
沒
有
和
好
收
場
。
人
生
如
戲
，
香
港

其
實
最
有
條
件
於
生
活
中
取
材
。

報復故事 翠袖
乾坤
文潔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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